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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勇 代帆

從員工有權拒絕上班說起   菲「高端芯片夢」
面臨三大障礙熱帶風暴「克里斯汀」

肆 虐 本 國 ， 暴 風 雨 來 襲 期
間，政府宣佈所有公私立學
校停課，公家單位停工，私
營企業和私立單位則由領導
層自行決定。然而，菲律濱
自由工人聯合會（FFW）提

醒僱主，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在面對極端
天氣等危險情況時，員工有權拒絕工作。

暴 風 雨 來 襲 期 間 ， 出 門 的 確 是 一 件
危險的事，尤其是住家與工作地點距離遙
遠，上下班的通勤更是諸多不便，但是對
於那些需要上班的打工者而言，比起暴風
雨可能帶來的危險，保住飯碗才是最重
要。雖然針對這種兩難情境發話的，只是
一個勞工團體而已，惟該組織所說的話，
卻是合情合理。

這次暴風雨災民的處境確實很淒慘，
惟那些基層打工者家庭，即使沒有受災，
所遭遇的情況卻是毫不遜色。這些升斗小
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有工作的無法去
上班，家中進水無法生活，想要吃飯身上
沒錢.....然而，這些打工族一天沒有工作，
就得手停口停，他們為了不想丟掉飯碗，
即使路上要受風吹雨打，也得冒著風險去
上班。

更糟的情況是，這些勞動大軍每天上
下班都是以通勤的方法，川往於住家和工
作的地方之間。每天上下班期間，他們都
得大排長龍等車；因住家與工作地方距離
遙遠，即使等了老半天終於等到車，可是
所上的公車只是第一程，後面還要換兩三
程的車，方能抵達目的地。

菲律濱平時就交通擁擠，大風雨時情
況更是嚴重，通常都要在路上消耗兩三個

小時的時間，方能到家或者抵達工作的地
方。雖然近年有了現代化的MRT和LRT，惟
因通行距離短，覆蓋範圍有限，而且不能
互通，所以所起作用不大。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他 們 抵 達 工 作 地
方，基本上都已遲到多時。許多企業的僱
主，平時經常遇到員工遲到的情況，都會
認為他們不守時，其實，有很大的概率是
等了很久才等到車，以及路上堵車等緣故
所致。尤其是進入極端天氣高發的季節，
僱主更必須牢記員工的安全和福祉。

僱主不單只是不得對因災難或類似情
況造成的潛在危險而未能上班的員工進行
處分，還需要向在相關情況下上班的員工
提供額外獎勵。此外，在條件允許或者能
力所及之下，向他們提供車子接送他們上
下班，直到有關情況告一段落為止。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應 該 鼓 勵 所 有 僱 主 遵
守勞動保護條款，努力營造一個安全的工
作環境，使員工能夠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時，不會因害怕被開除或者被處分，而做
出傷害自身安全的決定。雖然發言的只是
一個勞工組織，惟這一切都是有法律依據
的。

另外，政府是時候應該動手徹底改善
本國的交通系統，提供足夠的既便捷又現
代化的公共交通工具，讓通勤者在任何時
候，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能夠輕便的
搭到公車。一旦交通系統問題解決完畢，
政府也應著手處理堵車問題，讓所有車道
的交通工具，都能夠暢通無阻。更長遠的
方案則是一勞永逸找出漲水的根源，使
所有學校和機構，都不須每逢遇到大風大
雨，都非得停課停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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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媒報道，菲律濱正
在尋求與我國台灣地區芯片
製造行業巨頭台積電等企業
開展合作，以發展菲律濱的
高端芯片產業，在芯片製造
領域趕上馬來西亞、新加坡
等地區國家，使菲律濱向半

導體供應鏈上游攀升。或許正是看透了馬尼
拉的這番心思，早在今年3月，美國商務部
長雷蒙多就曾「許諾」，美國希望幫助菲律
濱將半導體工廠增加一倍，以降低全球芯片
供應鏈的「地理集中度」。看來，菲律濱確
實期待著在全球先進科技產業中分一杯羹。
但現實是，要想實現這一點，菲律濱至少面
臨三大障礙：高端製造業基礎薄弱、本地區
競爭激烈以及地緣政治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增
大。

第一，菲律濱與半導體相關的製造業
實力相對薄弱。不可否認，菲律濱具備一定
的電子工業基礎，目前電子行業也是菲律濱
製造業的支柱之一。2024年上半年，菲律濱
電子產品出口總額達到206.3億美元，占出
口總額的56.7%。其中，半導體是菲律濱電
子產品出口中占比最高的物類。不過，菲律
濱電子行業目前更多集中在利潤較低的半導
體組裝、測試和封裝等環節，技術含量相對
較低。要想進軍利潤更高的高端電子製造業
環節，菲律濱面臨著現實層面的人才短缺等
問題。長期以來，菲律濱在STEM（科學、
技術、工程、數學四門學科英文首字母的縮
寫）學科投入不足，其半導體行業缺乏足夠
的技術工人。

第二，菲律濱在發展芯片行業過程中
面臨地區國家的激烈競爭。與菲律濱相比，
印度不僅工業製造業基礎更加紮實，還有更
為龐大的高素質人群以及更加厚實的科技和
工業基礎。

目前印度已經在與英偉達和超威半導
體等一些全球知名芯片企業開展合作。即便
在東盟國家內部，菲律濱也面臨來自馬來西
亞、泰國、越南和印尼等國的競爭，這些國
家不僅普遍具備更好的半導體產業基礎，近
些年來還都大力扶持相關行業發展，頒布不
少支持性政策和措施。

以馬來西亞為例，馬來西亞在半導體
產業鏈中的封裝和測試環節發揮著重要作
用，東南亞在全球封測的市占率為27%，其

中馬來西亞就佔到一半。2024年5月，馬來
西亞出台「國家半導體戰略」，計劃在芯片
設計、先進封裝和製造設備等領域吸引至少
1062億美元投資，並為此提供至少53億美元
補貼。截至目前，已有包括英飛凌在內的至
少50家跨國半導體企業在馬來西亞佈局製造
基地或開設相關業務。再以泰國為例，2023
年泰國半導體行業總投資達到200多億美
元。而且泰國還擁有相對熟練的勞動力和一
定程度的基礎設施保障，使其在該地區行業
中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目前泰國是全球排名
第13位的電子產品和零部件製造基地，也是
日本企業長期投資的聚集地，索尼、村田、
東芝、京瓷等都在泰國建有基地。這些區域
內的國家都是菲律濱發展高端芯片產業的競
爭對手。

第三，菲律濱不斷進行海上侵權挑釁
導致南海動盪不安，美國等域外國家趁機介
入更加劇了地區安全形勢的複雜性。馬尼
拉在安全和對外政策上倒向美國，甘願淪為
美國在亞太搞所謂「大國競爭」的工具，客
觀上加劇了菲律濱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在
這一背景下，就算一些全球芯片大廠有意選
擇菲律濱作為潛在合作夥伴，它們也不得不
考慮一個問題，即一個不斷配合美國搞對華
遏壓並因此可能被捲入重大地緣政治衝突的
國家，是否適合成為投入資金大、技術壁壘
高、收效時間長的高端芯片製造行業的重要
生產基地。

作為拉攏菲律濱的手段之一，美國近
年來許諾在發展上給予菲律濱更多幫助，包
括在半導體行業發展方面提供更多支持。美
國一些機構和大學也在「先進製造業勞動力
開發」等項目中，幫助菲律濱培訓裝配、測
試、封裝等方面的勞動力，但總的來看還沒
太多實質性動作。美國以往對東南亞國家做
出的種種承諾，最後在落實上往往都是「雷
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菲律濱對
此不會不知道，否則它也不會自己這樣急著
「另尋出路」。

市場是趨利避害的，即便有美國「支
持」，在地區其他國家強有力的競爭下，加
之自身競爭力的欠缺，菲律濱想在高端芯片
製造領域取得進展確實舉步維艱。這是馬尼
拉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作者是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
長、菲律濱研究中心主任）

王小柳

乘著高鐵去旅行
如今便捷的高鐵可以

自由穿梭在不同的城市之
間，到達祖國的大江南北，
坐著高鐵來一場說走就走的
旅行。 

乘高鐵去，從站台出
發，一道道平行的軌道顯

現。那裡是相同的出發點，不同的時刻
表，待出發時間到達，高鐵駛出站台，經
歷不同的沿途風景，開往不同的目的地。
旅行去，靈魂和身體總有一個在路上，做
一個行走的旅人，背起行囊，看不同的
景，見不同的人，聽不同的故事。

遊黃山
透過高鐵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景

色。遠遠近近都是叢山，深綠色叢山中夾
著青色叢山，深綠色叢山外是墨綠色叢
山，墨綠色叢山外是藍天和灑滿陽光的白
雲。高鐵在亮明暗的空間中行駛，右手邊
屹立房子大小的圓桶，上面寫著紅松水。

到了黃山，汽車行駛在蜿蜒的山路
上，體會跌宕起伏和峰迴路轉。我們入住
預定好的旅店，乘電梯去房間的樓層，就
餐在另一樓層，溫泉在另一樓層，不管哪
一層，都可以透過窗戶，看到地面和泥
土，可以看到高樓窗戶外，停在地面上的
汽車，原來旅店是依著山勢建造。

走入天高雲淡的黃山，我們體會登
山酣暢淋漓的運動之快樂，體會觀山有層
次的美。山是有層次的，深的、淺的、高
的、低的、遠的、近的；雲是有層次的，
動的、靜的、連綿的、單獨的、模糊的、
透明的；好像愛一樣，也是有層次的，親
切的、溫暖的、留在心底的，可以愛是慈
悲的。在黃山見到奇石、奇松、雲海，雲
霧繚繞中獨立的松樹和作為背景的山石融
為一體。漫山遍野各類品種的松樹屹立其
中，既有各自獨立之美又有整體和諧之
美。

遊合肥
從飛馳的高鐵上看，正方形的稻田，

孕育著豐收的喜悅；正方形的魚塘，蘊藏
著生機的氣息；三角形的房屋白牆，長方
形的屋頂灰瓦，充斥著人間的煙火氣；梯
形的鐵塔，梯形的建築腳手架，傳遞快速
發展的訊息。

從飛馳的高鐵上看，一隻黑鳥飛過一
片蔬菜地，落在松樹林的一個枝頭。彎彎
長長的河流延伸到遠方，當雨點落下時，
河面上泛起漣漪，河道旁停泊兩條小木

船。看美景治癒，處能夠並且願意兼容的
朋友治癒，回到故鄉，這注定是一場治癒
之旅。

吃到了那些心心唸唸的故鄉美食，胡
辣湯、豆腐腦、小米餃、蒿子粑粑等。看
到一款特色生煎包，取了幾個，在倒醋的
時候，聞到熟悉的味道，感覺到故鄉的溫
情，抬頭看向窗外，飄著一朵可愛的故鄉
的雲，一切美好湧上心頭。

去逛逛駱崗吧。駱崗的前世與今生
啊，這裡曾是走向外面世界的出發點，今
生輝煌繼續。這裡有記憶中的機場信標
台，包羅萬象的園博園，開闊的夢想大草
坪，被標注為超級廣闊的城市公園。低調
中的曠達，淳厚古樸的合肥，穩穩的承載
著駱崗的前世與今生。

遊宣城
當高鐵從鄉村駛過城市，軌道旁海

螺樣的建築群，立交橋下排隊的黃色出租
車。當高鐵從城市駛向鄉村，一片片混著
青綠橙黃的稻田，一塊塊映著藍天白雲樹
影的魚塘。

去遊覽查濟古鎮，那是來自遠古的呼
喚。這是個質樸又充滿藝術氛圍的村落，
男女老少的畫家在繪畫，有的坐橋上繪
畫，有的坐溪石上繪畫，有的坐在山前繪
畫，有的坐在屋後繪畫。逛逛山澗中錯落
有致的祠堂和藝術館，聽聽源遠流長的溪
水聲，傍晚時炊煙起，溪水邊洗刷的人們
回歸到灶台邊，空氣中瀰漫著柴火香味。

去遊覽相見兩不厭的敬亭山，那天天
空中飄著著細細的雨絲，我在雨傘下，雨
傘帶領走入敬亭山的懷抱。因為是雨天，
沒有纜車只能靠自己的雙腳，步入山水詩
路。山路兩邊提示防範森林火災，小心山
中野豬，注定沒有回頭路，山勢起伏，道
路濕滑。這一路全長三、四公里，路過松
樹林，路過竹林，路過茶樹園。終于前方
豁然開朗，顯現山路出口處的水庫，見過
永遠的敬亭山。

喜歡坐高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但
不限于它的安全便捷、環境舒適、自由空
間、風景優美，還可以無所事事，放鬆心
情。旅行的意義在于觀新景悟新道，黃山
遊覽過了，駱崗遊覽過了，查濟遊覽過
了，敬亭山遊覽過了。遊覽過的景物，在
心中留下了美好記憶，有深沉的美，有明
媚的美，有轉瞬即逝的美，有亙古長青的
美，什麼時候故地重遊，體會似是故人來
的美。

吳奮勇

古榕山水意
農村老話常說：「無樹

不成村」。有村必有樹，樹
是村莊的景致和氣場。

我生長的地方叫亭後，
背靠石竹山，又名石竹岩，
地圖上這樣標注，縣志裡也
有記載，而村裡人習慣叫它
「 茶 箍 尾 」 ， 也 許 是 因 為

它的山巔至今還有幾壟茶園的緣故吧。登
臨它，盡覽蓮花山和泉州的母親河晉江西
溪；遠瞻聞名海內外的清水岩。我們聚居
在半山腰，我曾稱說是掛在半山腰的小山
村。村裡有多少種草木，多少棵樹，誰也
數不清，而有林業部門掛牌的古樹只有兩
棵，是村裡的「樹王」。

一棵在茶箍尾的山麓，是榕樹，村裡
人叫它「山腳榕」。在一座房屋的後面。
村裡口口相傳，說是主人建好它後才種下
這棵樹，樹上有一個2016年掛的牌子，寫
著樹齡260年。老房子，「十間張」建構，
兩邊有「護厝」，石基土牆青瓦，四周雜
草萋萋，木門敞開，如今無人居住。看上
去，比古榕年輕，我猜想，也許是主人不
知從哪裡移植而來的。我和這棵樹有深厚
的感情。樹下是一個小操場，小操場的後
面是一座房子，我小學一、二年級就是在
那就學的。那時有兩個班，是複式班，唯
一的老師是我的父親。樹上掛了一個老舊
的犁耙，旁邊拉著一根繩子，綁著一根鐵
條。站在下面一拉，就可打出聲音，就是
所謂的上學和放學的信號。如今沒有琅琅
書聲了，村裡人還津津樂道，這裡走出一
個清華學子、兩個博士、三個研究生和五
個校長書記。有時村裡要開會，集合，也
會敲著它。這棵樹的根裸露著，一條一條
的，有分又合，連成一片，匍匐在亂石
上，猶如生出利爪抓住石頭，石頭間長出
野草，開出花，小而美。那時，我們四個
同齡人以生產隊裡刷牆壁用的「大板椅」
作為課桌，手拉手剛好把它的底頸團團
圍住。這部分有一米來高，然後開始分
枝，先有三分叉，其中靠山一邊的兩叉再
各自分叉，剛好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有，
向上生長，鬱鬱蔥蔥，亭亭如蓋。我曾爬
上去，去採「寄青」，也望村莊，一覽無
餘，特地往茶箍尾山望去，一派繁盛，扶
搖而上。

另一棵也是榕樹，佇立在一個俗稱漈
頭的地方，已經220多歲了，
沒有長成如蓋的樣子，樹根
攀爬在一塊大石頭上，向東
南方向稍傾斜而上，兩米左
右處分三叉，一叉往東南方
向伸出小小一段就開始往四
周不均勻地分支，像一把扇
子。另兩個分叉主幹勇敢地
向空中發展，旁支不多也長
得慢。如今，它的靠地面部
分爬滿籐蔓，去年起我去的
時候，發現一朵菇類，黑色
的，臉盆般大，我用了很大
的力氣都搖不動。樹的旁邊
是山澗，俗稱「坑溝。」村
裡 人 叫 它 「 水 邊 榕 。 」 這

條山澗細水長流，源頭是一個叫冠厝的地
方，那裡有一個水庫，碧波蕩漾，水草豐
美。這條山澗穿過村裡大部分的田地，是
村莊的「生命線」。樹下是一個六十米左
右的山崖，雨季時瀑布飛瀉，氣勢磅礡。
平時水量小，落到石壁和潭裡，聲音響
亮。老一輩人比喻說成是「如敲銅鈸」。
樹下自然天成，拱出一個洞，可共兩人棲
身，洞口有一條狹小的路。古榕的左邊是
一片田地，一層又一層，每層只有一兩米
寬。聽祖母講，我們村裡的有一個人漂洋
過海的人回來了路過這裡，就坐那大哭。
他說，他就是那樹洞裡出生的，搖籃血跡
永不忘，夢裡樹大抓不著。一條石級路，
蜿蜒而上，就在田地旁，在樹下繞出一個
「S」彎，是我們穿越村莊的必經之路。聽
村裡的老一輩人講，以前南安蓬華人要到
蓬萊清水岩會路過我們村，時常有人在古
榕樹下休息，村裡人在那裡弄了一個茶水
點，無償供應。一杯熱茶溫暖了一顆顆虔
誠的心，助力前行的腳步。

兩棵古榕樹，一高一低，相距一百
多米，遙相呼應，幾百年不變。之間有一
處較平坦的地方，有兩個大埕，青草石為
岸，裡面灰白，無比空曠。以前生產隊時
曬稻穀、小麥、豆類等，旁邊建了兩座倉
庫，白牆青瓦，木門雙開，村裡放電影、
開會都在那進行，是村裡的經濟文化中心
了。現在，倉庫不復存在。30多年前，眾
人合議在大埕中央建設保定宮，從此成
為村裡民俗活動的地方和停車場。站在這
裡，可以平視山腳榕，若如撐開的巨傘，
欲與群山比高；可以俯瞰水邊榕，像一把
利箭，叱吒風雲，指向高遠。

樹是大自然饋贈的綠色寶藏，綠樹和
山水互為映襯，豐富了鄉村的四時之美。
兩棵古榕更是人與樹和諧相處的見證。我
的鄰居是一位攝影愛好者，把小山村拍
個遍，做成了明信片，原來我們村也這
麼美！出門在外的人，喜歡懷揣家鄉的照
片，在異鄉奔波，兩棵古榕是照片主角。
我把這事講給妻子聽，愛好美術的她也愛
上它們。

前年夏天，她特意回家寫生。我把她
的畫，掛在書房。每當看到它，我好像回
到老家，在青山綠水間奔跑，在田間地頭
佇立，在古榕樹下遐想，做一個永遠長不
大的鄉村孩子。


